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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信仰中的灵验故事探析
＊

徐　海
（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００）

摘　要：伍子胥信仰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伍子胥信仰中的灵验故事以潮神治水、怒涛冥报类

为主，兼顾其他。对伍子胥信仰灵验故事的探索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伍子胥信仰的发展变化，灵

验故事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色。灵验故事在推动伍子胥信仰传播、促进伍子胥信仰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研究伍子胥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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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信仰的崇拜目标丰富多彩，来源广泛，
山水精怪、花草树木都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内容和形式
就是多民族的“万灵崇拜”和“多神崇拜”［１］。其
中，历史人物的神化崇拜也是民间信仰的重要
构成部分。伍子胥信仰，主要是指由历史人物
伍子胥引发而来，在历史发展中人们形成的对
其畏惧、祈祷、还报等心态下，进行的祭祀和信
仰活动，即对伍子胥神的一种信仰。受历史条
件的限制，古人把自然现象如潮水波涛归因于
伍子胥神，最终伍子胥神被冠之以“涛神”、“潮
神”的称号。［２］在伍子胥信仰的产生、发展和传
播过程中，灵验故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笔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认为伍子胥信仰
中的灵验故事可分为三大类，试分论之。

一、潮神治水灵验故事

纵观伍子胥信仰中的灵验故事，治水无疑
是主线，伍子胥是“潮神”，司潮治水是其得神职
的主因，也是信仰发迹的理由。较早记载伍子
胥神和潮水关系的资料当属《吴越春秋》，其中
《勾践伐吴外传》记载了越国名臣文种死后化为
水神，与伍子胥神同游大海的传说：“（文种）葬

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
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

大夫种也。”［３］１７５这里比较明确地提到了伍子胥
神具备弄潮的“神通”。此后，这种说法零散出
现在相关的记载之中，唐宋之前作为伍子胥信
仰的分散传播阶段，有关伍子胥神治水的记载
十分有限；直到唐宋之际，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推
动下，伍子胥神治水的形象才逐渐突出起来。

长庆二年（８２２），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为抗
击旱灾而到处奔走，不断求助于各方神祗。“居
易忝奉诏条，愧无政术，既逢愆序，不敢宁居，一
昨祷伍相神，祈城隍祠，灵虽有应，雨未沾足，是
用择日（一作撰词）祗事，改请于神。”［４］白居易
忧国忧民，在其拜祭的众多神灵中，伍子胥赫然
在内。虽然效果不理想，“灵虽有应，雨未沾
足”，但客观记录了时任地方官向伍子胥神抗旱
祈雨。不论灵验与否，在白居易看来，伍子胥庙
是可以祈雨的庙宇，伍子胥神治水是有一定的
灵验的。大中十年（８５６），淮南道山阳郡遭灾，

兵部郎中荣阳公出任地方官。“公之始至也，承
菑沴之后，庐井残矣，廪藏空矣，道既僵殍，牢亦
充塞。及公之布德也，四时洽畅，千里醉歌，帑
廥皆溢，庭无讼人。乡县郭邑，致十倍之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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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宇亭肆，兴万堵之宏丽。休祥表见，仁声流
扬，传车云归，耆少遮道，竟夕不得前。”［５］虽有
溢美之辞，但无疑是肯定了荣阳公的政绩。荣
阳公亦有祈于伍子胥神的表现：“每两小差期，
晴少失候，公一至请之，灵贶立答。连岁丰穰，
岂（一作得）非神之阴赞耶！”［５］在卢恕笔下，荣
阳公请神调节雨水，并将丰收归功于伍子胥神
的灵验。
以上早期记录伍子胥神治水的灵验故事，

反映出伍子胥信仰开始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
因为祈神有应，地方官员开始重视伍子胥信仰，
加强对伍子胥庙宇的修葺。唐代中期发生了几
次规模较大的整顿淫祠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有
狄仁杰和于頔组织的裁撤淫祠。“吴、楚之俗多
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
季札、伍员四祠”［６］，“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
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
焉 ”［７］。伍子胥神顺利避开打击，庙宇得以保
全，最终被列入国家的祭祀秩序。治水灵验是
伍子胥信仰在唐代开始不断传播的重要因素。
五代时期，伍子胥的治水灵验故事又有新

的发展。在纷乱的割据势力中，闽南王审知是
一位颇有作为的人物。在其治理下的闽粤地
区，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玄德感》记载道：

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
舟楫之患。闽王瑯峫王审知思欲制置，惮
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
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
甫躬往设（一作致）祭，具述所梦之事。三
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憩于僧院，
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
黄鬛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港，甚
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８］

王审知梦到金甲神自称吴安王，并许助开
海道，当是伍子胥神。果然，在官员刘山甫祭祀
后，海内灵怪俱现，一神物助开甘棠港。这里已
经由唐代的内陆抗旱施雨治水故事，发展到助
开海道治水灵验故事。伍子胥神的神力已经由
内陆扩展到沿海，他也由“雨神”扩大到“海神”。
宋代是伍子胥信仰发展的高潮阶段，伍子

胥神被大肆封赏，规格不断提高，庙宇连续修
建，其中以治水为主题的灵验故事，更是得到了

较大的充实，呈现出新气象。
首先，祈雨治水灵验故事频次更高。宋代

延续了伍子胥神治水灵验故事，以杭州官员苏
轼为例，就可以看出其对伍子胥信仰的依赖程
度。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分别为熙宁
四年到七年（１０７１—１０７４）出任杭州通判和元祐
四年到六年（１０８９—１０９１）出任杭州知州。在其
知杭州期间，一度“大旱，饥疫并作”［９］，苏轼带
领杭州民众抗灾御难，治理西湖，修筑苏堤。苏
轼的多篇祈雨祈晴祝文就作于这一期间。苏轼
认为，杭州特殊的地形地貌，导致其旱涝不断。
《祈雨吴山》曰：“杭之为邦，山泽相半。十日之
雨则病水，一月不雨则病旱。故水旱之请，黩神
为甚。今者止雨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
吏以不得为愧，神以不倦为德。”［１０］１９１４－１９１５正是
这种山泽相半的地形导致杭州既病水也病旱，
致使苏轼不断往返于祈雨、祈晴、拜谢伍子胥庙
的途中。《祈雨吴山》、《祈晴吴山》、《祭英烈王
文》、《祈雨祝文》、《祈晴吴山庙》等祝文也就相
继完成于祭祀祈祷的过程中。“英文烈武，雨霁
在予”［１０］１９２２，对于当时已经被封为英烈王的伍
子胥神，调节风雨已然成为其治水的重要功能。
如此频繁地往返于伍子胥庙的祈神行为，既反
映了杭州复杂的地形之弊，也表现了伍子胥神
治水之灵；既能施水抗旱，亦能收水致晴。苏轼
频繁祈神的背后，正是伍子胥神治水灵验强化
的表现。当然，如此频繁的祝文，也与宋代盛行
祈神的风气有关。仅苏轼留下的各类祈神祝文
就达六十多篇，祈求的神灵对象更是丰富繁杂。
其次，祈祷对象层次和规格不断提高。除

了地方官员对伍子胥治水灵验的倚重，甚至帝
王也参与到伍子胥信仰的灵验故事之中。南宋
高宗绍兴年间，高宗母显仁太后将渡会稽，“上
圣孝出于天性，预恐风涛为孽，遥于宫中默祷，
忠清庙及篙御既戒，浪平如席”［１１］８８１。高宗担
忧太后渡河，默默祈祷，竟然平静得渡，这也是
被视为伍子胥神灵验的表现，伍子胥神也就顺
理成章地被加封为“忠壮英烈威显王”。《宋会
要辑稿》称：“光尧皇帝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七月
加封忠壮英烈威显王，以显仁皇后渡江祈祷感
应也。”［１１］７７８把帝王纳入灵验故事作为祈祷对
象，显然是将伍子胥神的等级和层次拔高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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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是伍子胥信仰走向更高层级的反映。既然
连帝王都祈伍子胥神得灵验，那么也就不难理
解宋代伍子胥信仰的影响力度了。
再次，治水故事转向治潮故事。两宋之际，

涛患潮患现象十分严重。北宋大中祥符五年
（１０１２），“杭州言浙江击西北岸益坏，稍逼州城，
居民危之”［１２］，“江涛毁岸，遣内侍白崇庆致祭，

涛势骤息”［１３］。虽然宋代不断治理海潮，但涛
患潮患未能禁绝，潮水冲击破坏的现象时有发
生。在海潮的不断威胁之下，伍子胥神的治潮
功能也得以不断强化。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
杭州知府马亮祈祷伍子胥神御灾捍患，收到了
积极的效果，“先是，江涛大溢，调兵筑堤而工未
就，诏问所以捍江之策。亮褒诏祷伍员祠下，明
日，潮为之却，出横沙数里，堤遂成”［１４］。在此
背景下，对伍子胥神的加封也越来越多，其中多
次提到“御灾捍患”“江潮以平”，但同时也延续
了“既而雨旸、或愆躬祷于庙、岁仍大熟”［１５］３的
施雨特征。伍子胥神逐渐由原来的“雨神”转向
了“潮神”，并在两宋之际其信仰达到了高潮：在
忠清庙（伍子胥神庙）旧址重建英卫阁，由理宗
御书“英卫”庙额，取“英灵卫国”之义，赵与权为
兴建作记；对伍子胥的父母、兄嫂和妻子分别进
行了褒封追爵，授予“烈侯夫人”等称号，从对伍
子胥神的封赏扩大到其家族；伍子胥庙宇用工
浩大，役工三万五千，为屋六十有七，远超前代；
不仅赞颂伍子胥之忠孝，还称扬伍子胥神灵造
福民众，安排专人维护庙宇等。［１５］４－７

在巨大的现实需求下，伍子胥神不断受到
册封和祭祀，由以前的“水神”、“雨神”甚至“海
神”，转变为了名符其实的“潮神”。此后，潮神
司潮，实至名归，在元明清三代的伍子胥治水灵
验故事中，延续最多的依然是司潮类灵验故事。

二、怒涛冥报灵验故事

伍子胥的一生充满坎坷与艰辛，离楚投吴，
励精图治，最终以激烈手段战胜楚国、掘墓鞭尸
来实现报父兄深仇的目的。对于伍子胥的血亲
复仇行为，后世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为
吴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伍子胥，却落得被吴王处
死、抛尸于江的结局，同样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同
情。正是各种不同观点的交织，伍子胥逐渐成

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受制于历史条件下认识
能力的局限和具体的文化背景，人们把伍子胥
和江河的波涛联系到一起，并认为江河的波涛
乃是伍子胥死后愤怒的表现，并由此创造了一
系列灵验故事。笔者将这类故事称为怒涛冥报
灵验故事。这里的冥报灵验故事并非单纯的佛
教意义上的死后报复生前恩怨的轮回故事，还
包括人们对伍子胥死后的畏惧并衍生出把自然

现象归结为伍子胥信仰的灵验故事，以及随着
伍子胥信仰的发展人们创造出的伍子胥神参与

的复仇恩怨故事。
死后复仇这类故事并非是佛教传入中国的

产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出现过死后为
“鬼”进而复仇的故事，比较典型的是杜伯死后
向周宣王复仇的故事。《明鬼下》云：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
“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
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
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
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
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
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
死。［１６］

杜伯为宣王屈杀，心怀不满，死后出现化
“鬼”复仇之举。到秦代，甚至有祭祀杜伯的庙
宇，把这位复仇的冤魂当做神灵。“而雍菅庙亦
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
之神者。”［１７］秦人已经认为杜伯具有了神行，尽
管地位不高，为“最小鬼之神者”，但仍为人们祭
祀的对象。这表明古人已经认同死后复仇的冥
报行为，并把能够复仇的人物视为具备灵验的
神灵。伍子胥作为激烈报父兄之仇的人物，死
后被投尸于江，为时人所畏惧甚至祭祀也属自
然。文献中，甚至把伍子胥死后江河的异状，视
为伍子胥灵验的表现。《夫差内传》曰：

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
于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后，何能有
知？”即断其头，置高楼上，谓之曰：“日月炙
汝肉，飘风飘汝眼，炎光烧汝骨，鱼鳖食汝
肉，汝骨变形灰，有何所见？”乃弃其躯，投
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
崩岸。［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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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越绝德序外传记第十八》曰：
王使人捐（伍子胥）于大江口。勇士执

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
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
称述，盖子胥水仙也。［１８］

以上两则是把投江的异状视为伍子胥死后

灵验的直接表现，后者更是认为伍子胥“归神大
海”，成为水仙。有研究者把此视为伍子胥潮神
的肇始。［１９］而伍子胥死后人们祭祀其庙宇，也
被认为是畏惧伍子胥神。《书虚篇》曰：

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
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
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
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
也。［２０］

伍子胥死后的灵验甚至使灭吴的越国军队

都有所畏惧。根据记载，越军在攻入吴国都城
时亦有灵异发生：“欲入胥门，来至六七里，望吴
南城，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
张，射于十里。越军大惧，留兵假道。即日夜
半，暴风疾雨，雷奔电激，飞石扬砂，疾于弓弩。
越军坏败，松陵却退，兵士僵毙，人众分解，莫能
救止。”［３］１６６在这种情况下，“范蠡、文种乃稽颡
肉袒，拜谢子胥”，才得以顺利入城。因为这类
灵验故事，以至于后来形成的潮神伍子胥形象
中，都要言及波涛的惊人声势。《异水》中记载：

钱塘江潮头，昔伍子胥累谏吴王，忤旨
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
南门，以观越兵来伐吴；以鮧鱼皮裹吾尸，
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
是自海门山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塘，过
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
奔电激，闻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
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祀焉。［２１］１５４３

因此，对于沉尸于江的伍子胥神，渡江过河
者都不得不心怀畏惧，以免遭受浪潮的波及。
“昔吴王杀子胥於江，沉其尸於江，后为神，江海
之间莫不尊畏子胥。将济者，皆敬祠其灵，以为
性命。”［２２］在史料中确有相关的记载。

《张禹传》云：
建初中，拜杨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

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将

度，吏固请不听。禹厉言曰：“子胥如有灵，
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遂鼓楫而
过。［２３］

《地部二十五·江》云：
谢承《后汉书》曰：“吴郡沈丰为郡主

簿，太守第五伦，母老不能之官，伦每至腊
节，常感恋垂泣，遣丰迎母广陵，母见大江，
畏水不敢渡，丰祭神，令子孙对母饮酒，因
醉卧便渡。”又曰：“吴郡王闳渡钱塘江遭
风，船欲覆，闳拔剑斫水，骂伍子胥，风息得
济。”［２４］

《伍员庙》云：
晋永嘉中，吴相伍员庙。吴郡人叔父

为台郎，在洛。值京都倾覆，归途阻塞，当
济江 南，风 不 得 进。既 投 奏，即 日 得
渡。［２１］６３５

可见，伍子胥神也有明于事理的一面：放过
公正理讼的刺史张禹和替人迎母的主簿沈丰，
而王闳的咒骂也使其得以平安渡水。尽管如
此，人们仍然敬畏愤怒的神灵，将出现的伤亡也
归于伍子胥。“汉安二年五月时（曹盱）迎伍君
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曹）娥时年十
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
经五日抱父尸出。”［２５］曹盱死于迎伍子胥的波
涛之中，曹娥投江寻父成就了孝女的名声。《后
汉书·列女传》也记载曹盱死于波涛之上，而曹
娥碑具体指出是死于迎接伍君的活动。这与
《荆楚岁时记》记载的“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
关屈平也”具有一致性。可见，当时会稽一带对
伍子胥的信仰已经形成了一种纪念性的活动。
吴国因为子胥之死，很快被越军攻灭。对

于处死伍子胥，既有上文所述的处死之前吴王
的愤恨，也有事后吴王悔恨的记载。《正谏》云：

后十余年，越袭吴，吴王还与战，不胜；
使大夫行成于越，不许。吴王将死曰：“吾
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无知则已，
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也？”遂蒙絮
覆面而自刎。［２６］

自毁长城的吴王亡国时充满着对伍子胥的

悔恨，文献中没有记载伍子胥报复吴王，反而有
伍子胥死后谅解吴王的故事。根据《太平御览》
《抄本书抄》《北堂书抄》等文献整理的《吴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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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全译》，就有伍子胥死后与吴王相见的故事。
《吴越春秋佚文》云：

夫差帅诸群臣出国东门祀子胥于江水

之滨，诸臣并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
之遗恩，为千乘之主。昔日不听相国之言，
乃用谗佞之辞，至今相国远投江海。自亡
以来，濛濛惑惑，如雾蔽日，莫谁与言。”泣
下沾衿，哀不自胜。左右群僚莫不悲伤。
忽见乐自触酒，又言曰：“相国！其可留神，
一与寡人相见。”胥即从中出，曰：“生时为
人，死时为神。向远大王复重祭臣。”诸臣
持杯，杯动酒尽，左右群臣。莫不见之。［２７］

此则灵验故事虽有伍子胥谅解吴王之意，
但未能从总体上改变伍子胥神怒涛愤恨的特

点。在后来明清小说的灵验故事中，伍子胥因
为自身遭遇吴王处死的不公待遇，成神后参与
秦桧、岳飞一案，可说是冥报类故事的新变化。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主要是根据宋代秦桧
陷害岳飞一案而展开的明代演义小说，而《说岳
全传》则继承了其部分内容。在这两部小说中，
都有王能、李直为岳飞鸣冤无门、诉诸神庙的描
写，而且具备明显的继承关系。在《大宋中兴通
俗演义》第六十九回《阴司中岳飞显灵》中，王能
眼中的伍子胥神的遭遇与岳飞无异，很有可能
参与冤案的处理：

“吾闻在城有伍员之庙，至有灵感。他
曾谏吴王，被太宰噽暗中害之，赐剑而死。
此神之事，与岳飞相仿。神若有灵，必与岳
飞父子雪怨。我今与尔赍一炷香，往其庙
而告之。”……显神伍员听其所祝，心中大
怒，而体自家冤抑相同，即时驾起云端，上
表天庭，乞与岳飞父子伸理冤枉。……身
骑白马，驾着黑云，驻于空中高声叫道：“我
乃吴国行人伍员，知尔等冤屈，我已敷奏天
庭，今将秦桧绝其宗嗣，他夫妇不久亦死，
教永堕地狱，受诸苦楚，无有出期。尔父子
一门与张宪，且受世间王爵，血食万年，护
国庇民，遇功成行满，佐正天真。尔今即便
前去寻他索命。”言讫，隐而不见。［２８］

《说岳全传》第六十九回《打擂台同祭岳王
坟，愤冤情哭诉潮神庙》中，将此情节修改为王、
李二人求神无应，怒砸潮神庙惊动伍子胥神，而

后才有显灵促成此案的解决。［２９］在明清小说
中，伍子胥的遭遇与岳飞父子的遭遇具有相似
性，伍子胥神有灵验参与这场秦岳冥报案件。
这是伍子胥怒涛冥报灵验故事发展的表现。后
在《子不语》之《地藏王接客》中，也有伍相国祠
在诉神情节中灵验的表现。［３０］

伍子胥怒涛冥报灵验故事主要是根据伍子

胥死后的怒涛和古代早期就存在的死后报应故

事等元素产生。在内容上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渡
水怒涛类灵验故事、吴王冥报类灵验故事和其
他冥报类灵验故事三小类别。伍子胥怒涛冥报
灵验故事是继伍子胥潮神治水灵验故事之外比

较有特色的一类灵验故事。

三、其他类灵验故事

伍子胥信仰灵验故事除以上两大类具备明

显特点外，其余虽不具备明显的特征，但也是伍
子胥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伍子胥信仰
传播、扩大伍子胥信仰范围、加深伍子胥信仰影
响方面也有相当的作用。

１．伍相授赋灵验故事
《伍相授赋》云：
建昌李朝隐，字兼美，其家素事伍子胥

之神甚谨，民俗呼为相王，有祷必应。李在
太学，以寇至守城得免举，梦神遣驶卒示以
赋一首，其题曰：《光武同符高祖》梦觉，不
能记忆。次夜再梦，且使熟读，遂悉记之。
绍兴辛亥，江东、西举子类试于饶州，正用
前句作赋题，遂奏名。后官至左通直
郎。［３１］

士子李朝隐因为信仰伍子胥神，居然能够
提前被子胥神告知考题，遂中举得官，反映出当
时伍子胥信仰影响到了科举士子群体。宋代科
举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伍子胥信仰能够传播
到科举考生群体之中，正是其信仰传播深入和
扩展的表现，这在伍子胥信仰灵验故事中是前
所未有的。“绍兴”乃宋高宗南渡后的第二个年
号，辛亥年（１１３１），士子“李在太学”时以守城有
功得免举，高宗时参加科考，此时也正是伍子胥
信仰在南宋初步发展时期。北宋时期伍子胥神
已得到多次册封和赏赐，南宋初年得以延续，并
在宋理宗时期达到了高潮。史载“绍兴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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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０）加封忠壮英烈威显王”［３２］３，可以想象绍
兴年间伍子胥信仰传播的盛况。虽然故事的真
伪难以考辨，但故事的出现和创造以及科举士
子对伍子胥神的信仰，则是伍子胥信仰扩大和
传播到新群体的明证。

２．子胥配享灵验故事
自伍子胥神正式得到国家祭典认可之后，

关于伍子胥神的配享和地位问题鲜有提及。但
在市民文学兴起的推动下，小说故事中关于伍
子胥配享的情节内容，或可成为我们对伍子胥
配享地位的一个参照。《清平山堂话本》中有记
载宋真宗驾幸武庙、对武将排座次的情节。《老
冯唐直谏汉武帝》云：

真宗诏史官讲前代名臣列传，遂命驾
幸武庙，上殿烧香，令丞相替拜。逐一位
同。问至韩信，真宗曰：“信曾反汉遭诛，何
得庙食？可贬出庙！”尚书张询出奏：“唐李
绩曾阿谀言，高宗几乎丧国。此时高宗欲
立武氏，诸大臣皆不可。绩曰：‘家事岂问
大臣？’遂立武氏，险送了大唐。此人亦不
可入庙。”……又奏：“伍子胥曾鞭主尸，赵
云曾叱主母，此二人不堪入庙。”真宗曰：
“此二人亦英杰也，可于门首享祭。”至今于
武庙为把门将。［３３］

真宗把伍子胥和赵云降为武庙的守门神，
多半属于虚构的情节，但从中也可看出对伍子
胥鞭尸楚王血亲复仇的争论持续到了宋代。尽
管伍子胥神被列入祭典之内，但依然有对其弑
主行为持反对意见。虽然唐末在地方官重修伍
子胥庙之时，已把伍子胥的忠逆放在整个周天
子统治的层面来为其辩解，但反对之声不绝于
耳。伍子胥配享的故事，《英烈传》第七十八回
《皇帝庙祭祀先皇》也有类似看法：

且说太祖出庙，信步行至历代功臣庙
内……只见一泥人站立，便问：“此是何
人？”伯温又道：“这是伍子胥。因鞭了平王
的尸，虽系有功，实为不忠，故此只塑站
像。”太祖听罢，怒道：“虽然杀父之仇当报，
为臣岂可辱君，本该逐出庙外。”只见庙内
泥人，霎时走至外边。随臣尽道奇异。［３４］

伍子胥被逐出功臣庙之列，这也与明代加
强对礼制的整顿及伍子胥神的规格被大大降低

有关。虽然都是小说情节，但在一定程度上还
是能够反映时代特色的。伍子胥信仰的发展阶
段与其灵验故事间，还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３．触犯禁忌灵验故事
伍子胥神作为被人们信仰的神灵，是需要

祭祀和尊崇的，而轻视冒犯之举也容易招致灾
祸，在明清时代就出现过触犯神灵威严而遭灾
的灵验故事。陈瑚的《伍相伍公庙碑记》云：

往者巡抚大臣治舟师，习水战，大阅于
胥口祠中，必祭告然后人。万历间，某巡抚
不礼公，坐少顷，若有鞑其背者，呕血，归竟
死。一武弁守洞庭，矢溲公墓旁，入舟狂
叫，不逾时亦死。［３５］

治舟师的巡抚要拜祭胥口祠，可能与伍子
胥曾训练水师兴吴有关。这位巡抚和武弁因为
对伍子胥无礼而遭暴死。这是伍子胥信仰灵验
故事的表现，也反映出当时伍子胥信仰的衰落，
连官员和士兵都无视伍子胥神的威仪，甚至连
明人自己在回顾伍子胥神时也不得不感叹其信

仰的兴衰：“旧传子胥为涛神，自宋以前，有祷辄
应，其英灵可畏也……观此，则其时香火之盛可
想矣。”［３６］伍子胥灵验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伍子胥信仰的兴衰。
此外，还有些来自底层百姓口耳相传的伍

子胥故事，主要是围绕伍子胥的出生与成长、临
潼会、逃亡等衍生而来的。这些取材于民间故
事集成和各地的口头传说，已有人做过专门的
归类研究［３７］，这与伍子胥信仰的灵验特征关联
有限，更多是侧重对伍子胥民间传说的梳理，兹
不细表。

结语

任何一种民间信仰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除
了来自“在朝”统治阶层帝王将相的支持，也离
不开“在野”普通世俗民众的传播。如果说占据
统治地位的官员为伍子胥信仰提供了政治与道

德合法性，那么广大普通民众则通过相互间的
口耳相传、故事说教等方式推动和促进了伍子
胥信仰的传播和扩散。正如韩森考察南宋时期
民间信仰所发现的那样，人们是否愿意拜神取
决于这位神祗灵验程度。［３８］通过神祗灵验故
事，神灵的灵验程度得到了强化和推广，推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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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仰的传播；而民间信仰的传播，又促进了新
的灵验故事的创造和发展，灵验故事与民间信
仰的发展形成一种互动，相互促进。灵验故事
是人和神的故事，具有不同的发生和存在形式，
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密切；它既是对民间信仰生
活的一种诠释和呈现，又是对民间信仰的反馈
叙事。［３９］而每一个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灵验
故事，其背后除了与信仰的神灵有关这个共同
点之外，又多少会带有各自的时代和地域特色。
伍子胥信仰灵验故事主要是以潮神治水、

怒涛冥报故事为主，同时兼顾部分其他类型的
灵验故事。随着伍子胥信仰发展的不同阶段，
其灵验故事也各具特色。不仅在史料性质的历
史文集之中，而且在市民文学的小说、话本和民
间百姓的口耳说教里，都存在伍子胥信仰灵验
故事。作为伍子胥信仰研究的一个侧面和视
角，灵验故事在推动伍子胥信仰传播、促进伍子
胥信仰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研究伍子
胥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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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孙光宪．北梦琐言［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１６９－１７０．
［９］卷３３８苏轼传［Ｍ］∥宋史：第３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１０８１２．
［１０］苏轼．苏轼文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１１］徐松．宋会要辑稿：第１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１２］卷９７河渠七［Ｍ］∥宋史：第７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２３９６．
［１３］卷９０郊社考二十三［Ｍ］∥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６：８２３．

［１４］卷２９８马亮传［Ｍ］∥宋史：第２８册．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９９１７．
［１５］金文淳．吴山伍公庙志：卷３［Ｍ／ＯＬ］．刻本．１８７６（光绪二

年）．ｈｔｔｐ：∥ｍｙｌｉｂ．ｎｌｃ．ｃｎ／ｗｅｂ／ｇｕｅｓｔ／ｓｈｕｚｉｆａｎｇｚｈｉ．
［１６］吴毓江，孙启治．墨子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３３７．
［１７］卷２８封禅书第六［Ｍ］∥司马迁．史记：第４册．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２：３７５．
［１８］袁康，吴平．越绝书［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０２．
［１９］吕宗力，栾宝群．中国民间诸神［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０：２７２．
［２０］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１［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１８０－１８１．
［２１］王根林．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Ｍ］．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９．
［２２］左思．魏都赋［Ｍ］∥萧统．文选：第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６：２２７．
［２３］范晔．后汉书：第６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１４９７．
［２４］李昉，等．太平御览：第１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２８９．
［２５］王昶．金石萃编：第４册［Ｍ］．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１９８５．
［２６］刘向．正谏［Ｍ］∥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２３１．
［２７］张觉．吴越春秋全译［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４６．
［２８］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下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４：６７２－６７４．
［２９］钱彩．说岳全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５６３－

５６５．
［３０］袁枚．子不语［Ｍ］．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９５．
［３１］洪迈．夷坚志：第２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９２０．
［３２］金文淳．吴山伍公庙志：卷１［Ｍ／ＯＬ］．刻本．１８７６（光绪二

年）．ｈｔｔｐ：∥ｍｙｌｉｂ．ｎｌｃ．ｃｎ／ｗｅｂ／ｇｕｅｓｔ／ｓｈｕｚｉｆａｎｇｚｈｉ．
［３３］洪楩．清平山堂话本［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２９０．
［３４］徐渭．英烈传［Ｍ］．北京：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０７－３０８．
［３５］卷１３集文二［Ｍ］∥金友理．太湖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８：４９９－５００．
［３６］卷２１委巷丛谈∥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Ｍ］．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３３４－３３５．
［３７］张志娟．伍子胥传说研究［Ｄ］．北京：北京大学，２０１１．
［３８］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Ｍ］．包伟民，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９］杨旭东，赵月梅．灵验故事：民间信仰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Ｊ］．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５）：１－４．

（责任编辑：周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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